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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为了能竞选进入家委会，
上海某小学一年级某班的几位家长纷纷
晒出“神履历”“神学历”的微信截图在朋友
圈霸屏。有网友称看后被吓到，这样的竞选
堪比竞选CEO，甚至称还是先不当家长了。

《人民日报》则刊文说，现实中一些家委会
竞选，异化为一些家长的“名利秀”“关系
秀”，不仅有悖于组建家委会的初衷，也不
利于形成健康的家校合作关系，还可能对
孩子们输出不良价值影响。孩子的教育，作
为家长的痛点，又一次引爆网络。

体制下的筛选

家委会，在中国的校园里已经诞生
了多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一
些学校探索过家委会的成立和运行。

厦门一所幼儿园在1986年成立了家
委会，全园每个班根据条件选出3到5名家
长组成班级家长小组，并由他们组成幼
儿园的家长委员会。家委会通过民主选
举，推选主任1名，副主任2名，常设委员5
名，下设秘书组、宣教组、文体组、后勤
组。家委会在园长指导下工作，规定每个
月开一次全体委员会。

90年代，较早试水民办教育的上海，
也逐步探索家委会。上海师范大学高等
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夏人青的孩子大约在
2001年前后入读上海市最著名的民办小
学之一，她则在当年就加入了学校的家
委会，而且被选为家委会的常设委员。根
据拿到手的手册，她发现，学校的家委会
分两种委员，一种是常设委员，一种是年
度委员。常设委员13人，年度委员29人。常
设委员分布在五个年级中，通常是从孩
子入学起就进入家委会，五年后孩子毕
业再退出家委会。年度委员则是每班一
名，一年一选，委员有可能连任，也可能
替换。夏人青认为，自己成为家委会常设
委员之一，恐怕与自己是教育界人士有
关。13名常设委员中，至少有5名来自教育
界。她认为，当时的筛选标准不以财富为
参照，主要选了一些文教系统的人。

几年之后，三级架构的家委会模式在上
海各学校推广开来。目前，上海绝大多数的
中小学幼儿园都建立了三级架构的家委会。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是一
所在该区数一数二的公立小学。新生入
学前，班主任会去每个新生家进行家访，
发放意向单。根据学校的要求，如果家长
有时间、有精力、有意向成为家委会成
员，可以在9月1日开学时，将意向勾选后
交给班主任，报名班级的家委直选。

在直选开始前，新生家长都会在微
信群里发个人介绍。记者拿到了几名家
长做的PPT、小视频、H5页面。一名全职
妈妈描述自己的优势时说，自己时间上
比较宽裕，可以随时为班级提供所需要
的支持。对待孩子非常有耐心，尽量做到
循循善诱，希望通过良好的沟通与孩子建
立友好的亲子关系。另一名新生家长介绍
说，自己是律所创始合伙人，丈夫是企业高
管。她谈起个人优势时说，自己擅长创意，
动手能力强，喜爱艺术，学国画、练过书法。

据该小学一年级组长范清嫣介绍，
她担任班主任的一年级5班，共有新生32人，
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家长愿意加入家
委会。开学半个月后，在市教委规定的一个
月一次的家长开放日上，家委会进行竞选。
全班家长每人可以投五票，由不参与竞选的
家长唱票、记票，产生五名家委。这五人将内
部讨论分工，一人成为校级家委，一人成为
年级家委，另外三人则是班级家委。

以1年级5班为例，那名全职妈妈成为
了校级家委，律所创始合伙人成为年级
家委。范清嫣介绍说，这两名妈妈时间上
比较自由，且沟通顺畅。班级的三位家委
则分别是中学老师、企业高管和国企人
士。静安第一中心小学校长张敏表示:“炫
富，我们不看的。学历高，对家委会也没
什么用。要看你愿不愿意参与学校工作，
愿不愿意投入进来。我们希望的是素质
高的家长，而不是学历高的家长。”

不过，通过一些细节，还是能看到一
些学校的功利倾向。一名家长在上海育

儿论坛上发帖说，在填写家委会竞选意
向单时，发现校方要求家长写明自己的

“资源”。本文开头提及的上外附属浦东
外国语小学家委会竞选截屏，也是各个
家长在展现自己的“资源”。

有教育界匿名人士表示，本世纪初，
自己在上海某民办学校担任校领导，当时
的两任家委会主任，分别是一名商界大佬
和一名官员。她说，家委会的人应该是德高
望重的，或是中学、大学里的中层、教授，或
者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总之，这个
人应该有话语权。“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家
委会的。如果一个家长既没有智力也没有
财力，进家委会也没什么用，入不了校长的
眼，这是一种中国体制下的（筛选）。”

出钱、出力、出资源

在家委会履行自身职责时，资源的
占比越来越重。2001年前后成为家委会13名
常设委员之一后，夏人青发现，常设委员们
有四项分工，分别是社会活动、家长论坛及
信息、兴趣活动、财务。夏人青记得，当时的
家委会内部，自愿、随机，合作愉快，涉及资
金问题，通常是几个企业界人士直接解决。
对方常说，大家有什么出什么，你们可以负
责文案策划，我们来买单。

家委会在每个学期开三次固定会。
尤其是开学的时候，家委会要集体了解
学校的本学期安排，以及什么样的活动、
节日需要家委会和家长配合。其余时间
的沟通，主要由正副主任和秘书长负责。

后来，三级家委会的架构形成，不同
层级的家委会分工更加明确。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家委
会，按照校级、年级、班级作区分。全校30个
班级，共有30位校级家委，30位年级家委，90
位班级家委。校级家委负责传达学校的事
情，年级家委负责年级的活动沟通，班级的
三名家委分工更是明确。

范清嫣告诉记者，班级家委分管学
习、生活和组织策划。分管学习的家委，
负责沟通学习困难的学生及家长，在学
生请病假时，跟学生家长沟通当日的作
业情况。分管生活的家委，需要在班级活
动时拍照，提醒班里的每个孩子及家长
轮流值日；分管组织策划的家长，则需要
在班级活动时牵线搭桥，联络社会资源。

事实上，虽说家委会只有三人，但班

上其他孩子的家长也会参与到自己社会
资源的挖掘中。比如静安第一中心小学
一年一度的小公民活动，2017年的主题是

“世界小公民”，每个年级代表一到两个
洲，每个班代表这个洲的一些国家，布置
教室、走廊，设计相关主题的游园活动等。
校方会提前告知家长以上的规划和主题，
然后跟家委会沟通，什么工作校方可以落
实，什么工作需要家长帮忙联系。比如，校
方希望让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馆录制一段祝
贺视频，工作就交给了家长们。家长们最终
联系了八九个领事馆，校方选取了其中的
五个，在活动当日，作为背景视频在校内循
环播放。范清嫣当时担任年级组长的五年
级，领到了澳洲和非洲的主题，一名家长把
新西兰领事馆的一名负责人请到了学校。

通常，校方会给每个班级提供2000到
3000元的经费，家长们凭票据报销。校方
也希望家长拿家中的闲置物品来布置教
室。但其实，这些经费和家中闲置物品远
远不够。不少家长愿意独自承担这些费
用，也有的班级家长选择了所有人平摊。

活动前一天，家长们纷纷到教室帮
忙布置。有一个孩子平时表现比较调皮，
家长觉得给学校添了麻烦，主动承包了年
级走廊的设计和布置。家长们告诉张敏，他
们有资源就出资源，有钱就出钱，实在都没
有，就出劳动力。

家与校的落差

不是每个学校的家委会都有这样的
存在感。在上述匿名接受采访的教育界
人士看来，“形同虚设”可以形容一批弱
势的上海学校家委会的生存现状。家委
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如何履行权利，
这是许多家委至今无法回答的问题。

夏人青说，家委会应承担配合和监
督两项职能。配合很容易理解。监督则难
以界定。她认为，监督是传达反映家长的
诉求。比如说，某年级某班对某个老师有
一些看法，家委会可以原汁原味地转达
给校方。夏人青说，家委会不可对学校的
业务活动指手画脚，否则就是错位。学校
也会根据家委会的反映解释校方的意
图，再由家委会传递给家长。

前述接受采访的教育界匿名人士
说，“（家委会）不会介入学校的事情，只
有反映情况的权利，便于学校的安排和

把控。”
张敏曾在2006年担任静安区一所民

办小学的校长。她在组建三级家委会时，
要求把那些对学校工作有负面情绪、有
反面意见的家长招进校级家委会。她认
为，孩子表现好的家长，肯定会配合学校
的工作，而不同的声音则难能可贵，她希
望这两种人能产生思想的碰撞。

2013年底至2014年初，教育部课题组
对北京、四川、黑龙江、宁夏、山东、浙江
等六省区市开展了问卷调查，了解家委
会建设现状。调查涉及130所学校及校长、
3185个班主任教师、20393个学生家长。结
果显示，校方和家长对这一问题的评价
相去甚远。

权责界定不够清晰

201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中小
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首次
对家委会进行定位，指出其除了沟通学校
与家庭，“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
为学生开展校外活动提供教育资源和志
愿服务。发挥家长自我教育的优势，交流
宣传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
外，还应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工作计划
和重要决策，特别是事关学生和家长切身
利益的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学校
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监督。”

业内人士认为，对家委会进行定位值
得肯定，但这一定位仍不够清晰。比如什么
属于“重要决策”，什么属于“事关学生和家
长切实利益的事”，尚未有清晰的界定。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推动家校合作的
国家。在他们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育体
制中，有一个“家长教师联谊会”（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PTA）。相比中国的
家委会，PTA显然更有实权。作为独立于
学校和教育监管部门之外的“第三方机
构”，家长可以经由它参与学校管理、罢
免校长，甚至可以决定关闭学校。政府的
教育改革计划，如果遭到家长教师联谊
会的强烈反对，也不好强行通过，否则会
面对家长和教师的合力抵制，弄不好政
府的教育官员要道歉、撤回计划，甚至被
迫辞职。

在日本，家长委员会会员超过1000万
人。家委会推动了义务教育及教科书的
无偿化，以及学校保健安全法、学校午餐
法等教育立法的制定，家委会在教育改
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比起美国和日本，中国大陆家委会的
演进过程是缓慢的。那么，为何会出现本文
开头浦外附小的新生家长们趋之若鹜的
这一幕？

在知乎上，一名自称毕业于浦外附小
的网友，回答了“如何看待上海某小学学生
家长在微信群竞选家委会时比拼履历”的
问题。他说，只要能保送上浦外初中，基本
一半的学生可以保送高中。就算成绩不怎
么样，也可以考上大学。而他认为，家委会
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保送。在他五年级那
一年，学校有五个成绩达标的学生，但只有
四个保送名额，他是被刷掉的那一个。“我
爸妈要是家委会的，估计就不是我了。”不
过，截至发稿为止，该网友没有回复采访请
求，浦外附小也拒绝了采访。

夏人青不太赞同家委会左右保送这
一说法。她说，孩子成绩的排名很公开，
无数家长都盯着升学路径，一个松散的
组织想影响保送，几乎不可能做到。

对中国的家长来说，加入家委会，希
望得到的往往是更细小的利益。一名家长
曾在上海某著名育儿论坛上发问，女儿在
徐汇区一家幼儿园，家长们大多事业成
功、背景了得，现在要竞选家委会了，希望
过来人能出出主意。一名家长在下面提醒
道：“报吧，这个是态度问题。”

接受采访的上海教育界上述匿名人
士也赞同这一说法。她说，家长们加入家
委会，往往希望通过多多参与学校的活
动，为学校付出，使得老师能关注自己的
孩子，对孩子好一点。这一诉求，不仅与美
国、日本的家委会无法相比，与教育界的
期待也相去甚远。 据《中国新闻周刊》

有教育界匿名人士表示，家委会的人应该是德高望重的，或是中学、大学里
的中层、教授，或者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总之，这个人应该有话语权。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家委会的。如果一个家长既没有智力也没有财力，进家
委会也没什么用，入不了校长的眼，这是一种中国体制下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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